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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擦音化是语音演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汉语方言古全浊声母演变过程中，存在大量

的擦音化音变，其中以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尤为突出。汉语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

的擦音化在共时平面上表现为浊擦音和清擦音两大类型，清擦音是浊擦音清化的结果。本

文考察了汉语方言中浊塞擦音声母的分布和读音表现，并认为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

本质上是一种离散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不仅体现为语音突变、词汇渐变，也可以体现为语

音渐变、词汇渐变；浊音清化与擦音化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导致古浊塞擦音声母演变过程中

出现残留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汉语方言；浊塞擦音；擦音化；浊音清化 

 

前言 

擦音化通常是指由塞音或塞擦音声母演变为擦音声母的过程，在不同语言及汉语方言中

均可以找到相关例证。著名的格里姆定律中，原始印欧语的[  ]在日耳曼语中变成[  ]
便是一种擦音化，例如：pater（拉丁语）＞father（英语）；古代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也经历

了由[]到[]的擦音化音变（冯蒸译 2006：643）；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也常常发生

擦音化音变，例如缅彝语言早期塞擦音在演变中发生了分流现象，一部分保存塞擦音性质，

一部分演变为擦音声母（徐世璇 1995）。擦音化也是汉语语音史上声母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

例如群母字本来四等俱全，但后来发生擦音化，并入匣母，最后只剩下三等字（李荣 1982、

朱晓农 2004）。麦耘（2009：201）指出了汉语历史上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擦音化，包括章组

声母的出现、重唇音的轻唇化、知组声母塞擦化以及见组声母的腭化等等。本文只讨论古浊

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问题。 

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指“从澄群崇船禅”等古全浊声母，向相同或相邻部位的擦

音声母演变的过程。群母字在《切韵》音系中列入塞音，但后来在不少方言中发生了腭化，

步入了塞擦音的行列。船禅二母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切韵》音系中，船母是塞擦音，禅母

是擦音。高本汉（1940）认为在反切以前，状（崇船）禅两母只有一个单独的浊塞擦音声母，

到后来中古汉语里已经有方言的不同，所以才出现不同的分混现象。陆志韦（1947）考定《切

韵》禅母为塞擦音、船母为擦音，正好与韵图的排列相反。邵荣芬（1982）对此作了进一步

考证，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此外，船禅母的读音也存在重大的南北差异。例如二者相混在

南方方言中很早就发生了，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顾野王《玉篇》、陆德明《经典释

文》、曹宪所注《博雅》音等均有反映。但当时的江北方言大概是能分常（禅）船母的。例

                                                        
*文章语料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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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玄奘译音中只用禅母译梵文 j（浊塞擦音），梵文没有相应的浊擦音，所以不出现船母，可

能禅母是塞擦音，船母是擦音。玄奘是洛阳人，这可以代表洛阳音的格局（麦耘，个人交流）。

不过到了八、九世纪以后，方言中能分辨常（禅）船的已经不多。而到了现代方言中，船禅

母基本上已经不分了。 

船禅母相混的事实在文献和方言中都能找到证据，但二者的读音演变情况却不甚清楚。

不过到了《中原音韵》时期，船禅母基本上以声调为条件分化出塞擦音或擦音：船禅母为一

类，其中平声字多数为浊塞擦音声母，仄声字为浊擦音声母„„这种分化远在十四纪就完成

了，《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里都有很明显的证据（王力 1980：117）。目前绝大多数方

言中船禅母的读音都采取了这种分化，而且不少方言船禅母读擦音的比例要高于《中原音韵》

时期，许多平声字也读作擦音声母。 

本文利用公开发表的文献并参照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下文简称“地

图集”）的语料，对汉语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进行归纳和梳理，并对擦音化与

浊音清化之间的关系和竞争进行论述。文中没有注明来源的语料均来自“地图集”。 

 

一  读音类型 

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根据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还是今读清音，在汉语方言中有浊

擦音和清擦音两大读音类型。 

1.1 浊擦音 

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浊擦音，分布在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汉语方言中，包括大部分吴

语、部分湘语、部分土话以及湘南等地的西南官话。 

1.1.1 吴语 

吴语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浊擦音的现象十分普遍，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1.1.1.1 吴语宣州片。吴语宣州片的大部分方言，从澄群崇船禅母字均有读浊擦音的现象，

这是擦音化最为彻底的一种类型。蒋冰冰（2003：39）提到：吴语宣州片的绝大多数地方，

古浊塞擦音今读有擦音化倾向，且伴有强弱不同的气流[]或[]。以宣州、当涂、铜陵、繁

昌为例（蒋冰冰 2003）。 

 蚕从 贼从 茶澄 柱澄 祁群 强群 柴崇 煠崇 船船 承禅 仇禅 

宣州裘公 13 5
 13

 53
 13 13 13 5

 13 13
 13

 

当涂湖阳 13 31
 13

 31
 13 13 13 31

 13 13 13
 

铜陵太平 31 214 31
 35

 31 31 31 214
 31 31

 31
 

繁昌城关 35 5
 35

 53
 53 35 35 5

 35 35
 35

 

在“地图集”所调查的 15 个宣州片方言中，多数发生了擦音化演变。宁国、泾县、石

台、青阳等几地的古全浊声母基本上已经清化，但也有个别字保留浊擦音。例如青阳：柴21

︱蚕21︱床21︱字24︱坐24
。 

1.1.1.2 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苏沪嘉小片的擦音化范围比宣州片有所减小，主要包括

从澄崇船禅母字。 

 全从 罪从 贼从 虫澄 撞澄 柱澄 直澄 床崇 柴崇 船船 城禅 

苏州市 223 231
 z23

 223
 231 231

 23
 223

 223
 223

 223
 

上海市 223 223
 z23

 223
 223 223 23

 223
 223

 223
 223

 

嘉  善 31
 113

 2
 31

 113
 113

 2
 31

 31
 31

 31
 

嘉  定 231 213
 z23

 231
 213 — 23

 231 231
 231 231

 

平  湖 31
 113

 2
 31

 113 113
 2

 31
 31

 31
 31

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海门、常熟澄母字保留浊塞擦音声母，另有南通等个别地点的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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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声母清化。跟宣州片吴语不同的是，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群母字多数保留浊塞音或浊塞擦

音。在《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中，太湖片苏州、无锡、上海市、嘉定、松江

等地音系中，浊塞擦音声母只有[],来自群母字。例如苏州的“棋巨跪白”读音为[]，
其他古浊塞擦音与浊擦音合流为[]。这从侧面反映出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群母字腭化的时间

晚于擦音化的时间，否则群母字也会读作相应的浊擦音。 

1.1.1.3 其他吴语。上述两类之外吴语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主要集中在从崇船禅四

母，例如金坛、太仓、宜兴、通州、张家港、安吉、东阳、义乌、金华、绍兴、龙游、浦江、

瑞安、玉环、云和、温州、武康、龙泉、温岭等地。以金坛、义乌、绍兴、云和、温州为例。 

 蚕从 全从 坐从 贼从 柴崇 愁崇 床崇 煠崇 船船 城禅 

金坛 31
 31

 31
 32

 31
 31 31

 32
 31

 31
 

义乌 232
 232

 143
 121 232

 232
 232

 121 232
 232

 

绍兴 232
 232 221

 2
 231

 231
 231

 23 213 231
 

云和 21
 21

 31
 24

 21
 21

 21 24
 21

 21
 

温州 31
 31

 24
 312

 31
 31

 31
 212

 31
 31

 

  可以看出，擦音化是吴语古浊塞擦音声母演变的重要表现，其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集中

性。总体而言，宣州片擦音化程度最高，几乎所有的浊塞擦音都读为浊擦音，导致部分方言

音系中缺少浊塞擦音声母。如繁昌城关音系中，从澄群崇船禅等母分别读为[  ]，没

有浊塞擦音的读法（蒋冰冰 2003）；其次是太湖片苏沪嘉小片，除了群母字不读浊擦音外，

其他浊塞擦音声母基本上读浊擦音[]或[]；其他吴语中，从崇船禅母普遍发生擦音化，只

是各地程度不一。从地域来看，吴语的擦音化存在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渐次递减的特征。西

部宣州片擦音化程度最高，北部擦音化的程度比南部高。 

1.1.2 湘语 

在古全浊声母保留浊音的湘语中，擦音化的程度和地域分布都不如吴语。要说明的是，

湘语的擦音化多出现于舒声字，古浊塞擦音声母入声字基本上已清化为同部位的清塞擦音，

举例时以舒声字为主。 

1.1.2.1 湘语冷水江、新化、芷江、永州等地，从澄群崇船禅母有读浊擦音的现象。 

冷水江 柱31
｜棋13｜愁13

｜船13｜城13
 

新  化 蚕13｜贼24
｜茶13

｜柱21
｜棋13｜愁13

｜船13｜城13
 

芷  江 蚕112｜茶112
｜柱13

｜棋112｜愁112
｜柴112｜船112｜城112

 

永  州 蚕33
｜贼53｜茶33

｜柱213
｜棋33｜局33

｜愁33
｜船33

｜城33
 

永州的擦音化最为彻底。《湖南省志·方言志》（2001）的“第五章·永州方言”所记的

永州市区方言，古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声母合流为[z ]两个浊擦音。李星辉（2003）所记的

永州岚角山音系的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浊擦音[z ]。冷水江、新化、芷江的古浊塞擦音声母

今读出现分化，除了入声字大部分清化外，舒声字一部分读浊擦音，一部分读浊塞擦音。例

如冷水江：蚕13｜罪35
｜锄13

。 

据陈晖（2006），新化琅塘、沅江马公铺两地的上述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也读浊擦音。 

1.1.2.2 湘语新邵、东安、桃江、沅江、益阳的部分从澄崇船禅母字读浊擦音（桃江、沅

江、益阳为笔者调查）。 

新邵 蚕213｜坐24
｜字24｜贼24

｜迟213｜虫213
｜锤213｜锄213

 

东安 蚕12
｜茶12

｜坐243｜字243｜贼53｜柴12
｜愁12

｜床12
｜煠53

 

桃江 茶13
｜长13

｜蚕13｜全13｜坐21
｜罪21｜柴13｜床13

 

沅江 蚕13｜坐21
｜字21｜罪21｜茶13

｜长13｜柴13｜城13
 

益阳 字瓷祠迟匙24｜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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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东安保留部分浊塞擦音，例如新邵：长213｜柱24
；东安：长13

｜船12
｜

寻12
。桃江、沅江、益阳的擦音化与韵母有关。其中，桃江、沅江的擦音化限于非撮口

呼字，撮口呼字已经清化，例如桃江：柱13
｜锤13

｜船13。益阳的擦音化仅限于与蟹

止摄开口三等相拼的字。 

与吴语相比，湘语古浊塞擦音读浊擦音的现象远不如吴语普遍。吴语多数地区的古浊塞

擦音声母有读浊擦音的现象，湘语除了南部的永州、东安、冷水江、芷江以及北部的桃江、

沅江、益阳等地外，古全浊声母保留浊音的多数地区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擦音化现象。湘乡、

双峰、邵阳、城步、泸溪、祁阳、东安花桥等地，仍然较好地保留浊塞擦音声母（鲍厚星 2006）。

湘语擦音化的程度也远不及吴语，多数湘语只有部分古浊塞擦音声母发生擦音化，如东安、

新化、桃江等地。这说明在古全浊声母保留浊音的湘语中，擦音化可能刚刚开始，吴语的擦

音化则已接近尾声。 

1.1.3 其他方言 

湘南官话区的冷水滩区、双牌、东安芦洪、永州邮亭墟。例如永州邮亭墟（曾献飞 2004）：

曹33
｜赵24

｜愁33
｜唇33

｜强33｜群33
。 

广西资源、恭城、全州、灌阳。例如恭城：全11
｜坐55

｜字53
｜茶11

｜传11
｜

床11
｜船11

；再如灌阳文桥（谢建猷 2007）：暂35
｜集35｜殖33｜除33

｜琴33
。 

赣语通城、崇阳。不过，这两处与之相应的次清声母也读浊擦音，具体可参看夏俐萍

（2010）。 

1.2 清擦音 

多数汉语方言的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一些方言的古浊塞擦音声母读为相应的清塞擦音

声母，但也有很多方言的部分或全部古浊塞擦音声母读为清擦音声母，而相应的全清、次清

声母仍读清塞擦音声母的现象。这说明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清化发生在擦音化之后。否则很难

解释为什么相应部位的全清或次清声母不读清擦音。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方言的古浊塞擦音

声母跟全清或次清声母一起演变为清擦音的现象，如广西博白、蒙山等地的从母与精母或清

母合流为边擦音[]，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汉语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清擦音的类型，可以概括为表 1。 

表 1  汉语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清擦音的类型 

 群 澄 从 崇 船 禅 分布 

1 ＋ ＋ ＋ ＋ ＋ ＋ 湘语：涟源六亩塘、蓝田。 

2 － ＋ ＋ ＋ ＋ ＋ 土话及部分平话：钟山、江华、连山、富川、贺州、道县。 

3 － － ＋ ＋ ＋ ＋ 徽语严州片；吴语庆元、泾县等地；少数闽语。 

4 － － － ＋ ＋ ＋ 晋语并州片；中原官话汾河片；粤语勾漏片；平话；客赣

方言；徽语；部分闽语。 

从表 1可以看出，汉语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清擦音广泛分布于各大汉语方言中，根

据擦音化程度，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下面分别论述。 

1.2.1 涟源湘语 

涟源湘语中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程度最深，包括群澄从崇船禅母舒声字今读均读清

擦音声母（陈晖 2006：60）。以涟源六亩塘为例。 

从母 蚕13｜坐21
｜罪21

｜字21 
澄母 茶13

｜迟13｜传13｜长13｜锤24
｜柱21

 

群母 棋13｜茄13
｜桥13

｜权13｜近21
｜件21 

崇母 愁13
｜锄13

｜柴13
｜床13 

船禅母 船13｜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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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土话及部分平话 

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土话，从澄崇船禅母字基本上读清擦音，跟上文的涟源方言相比，

只有群母字没有发生擦音化。以钟山、贺州、富川、江华为例。 

 全从 罪从 字从 贼从 茶澄 长澄 柱澄 床崇 柴崇 船船 城禅 

钟山 13
 33 21 21

 13
 13

 553
 13

 13 13
 13

 

贺州 131
 13 223 223

 131
 131

 13
 131

 131 131
 31

 

富川 132
 — 223 223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江华 21
 45 35 35

 21
 21

 45
 21

 21
 21 21

 

据贺凯林（2003）、唐伶（2010），道县部分地区如寿雁、梅花、清塘、营江、仙子脚等

地的从澄崇船禅母有清擦音的读法。例如道县寿雁：茶11
｜厨锄11

｜柱31
｜住51

｜澄沉

11
｜重31

｜才财豺11｜钱橙11
｜贱51

｜藏11
｜丈31

｜状撞51
。 

1.2.3 吴语及徽语严州片、少数闽语 

庆元等地吴语，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古从崇船禅四母基本上都读清擦音。徽语严州片

的淳安、遂安、建德、寿昌等地的上述四母与庆元等地相似，但仍然有个别字读清塞擦音声

母，庆元与徽语严州片古从崇船禅母读音的相似，反映出它们在古全浊声母演变上的共性（曹

志耘 1996；曹志耘 2000）。 

 财从 坐从 皂从 凿从 柴崇 床崇 状崇 船船 城禅 常禅 

庆元 52 221
 221

 34
 52

 52 31 52 52
 52 

淳安 445
 55

 55
 13

 445
 445

 535 224 445
 224 

遂安 33
 422

 422
 534

 33
 33

 52
 33 33

 33 
建德 334

 213
 213

 213
 334

 334
 55

 334
 334

 334
 

寿昌 52
 534

 52
 31

 52
 52

 33 52 52
 52 

福建闽东方言中，部分从禅母字今读清擦音。以福州、古田、宁德、周宁、福鼎为例（陈

章太、李如龙 1991） 

 晴从 坐从 脐从 前从 常禅 城禅 

福州 55
 242

 55 55
 55

 55
 

古田 44
 213 44 44

 44
 44

 

宁德 22
 31

 22 22
 22

 22
 

周宁 21
 213 21 21

 21
 21

 

福鼎 212
 22 212 212

 212
 212

 

其他闽语如漳浦、泰宁、顺昌、松溪、厦门等地也有少量从禅母字今读清擦音。 

1.2.4 其他 

除了上文提到的汉语方言中，其他汉语方言多数具有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清擦音的现

象，但一般集中在崇船禅三个古全浊声母上。这些方言包括北部的晋语及中原官话汾河片；

以及中部和南部方言中的粤语勾漏片；平话；客赣方言；徽语；部分闽语。 

山西境内的崇母字在白读层中有读清擦音的现象。以清徐、孝义、平遥、介休为例（侯

精一主编 1993）。 

 茬 柴 锄 愁 馋 铡 镯 

清徐 11 11 11 11 11 54 54
孝义 11 11 11 11 11 312 312
平遥 13 13 13 13 13 53 53
介休 13 13 13 13 13 52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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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霍州、襄汾、太原、文水、临汾、新绛、运城等地的崇母白读字也有读清擦音的

现象。侯精一（1999）注意到晋语中崇母平声字的擦音化现象。罗常培（1933：137）研究

唐五代西北方言时指出：“床母在四种藏音里除去《千字文》有一个‘床’字读，《大乘

中宗见解》里有一个‘状’字又读作外，其余不论二三等都读作（）。”龚煌城（1981）

对《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对音材料的研究，认为 12 世纪末汉语西北方言里存在着“浊塞擦

音变为清擦音”的现象。这样看来，晋语并州片以及中原官话汾河片的部分地区，崇母字读

清擦音的现象应该有很长一段历史了。 

除了严州片徽语以外，徽语中的旌德、绩溪、歙县、屯溪、休宁、黟县、婺源等地的崇

船禅母字有读清擦音的现象（赵日新 2002）。 

 床崇 柴崇 锄崇 塍船 尝禅 纯禅 辰禅 

旌德 42
 42

 55
 42

 42
 42

 42
 

绩溪 44 44
 44

 44 44 44 44 
歙县 44

 44
 44

 44 44
 44 44 

屯溪 55
 55

 53
 55

 55
 55

 55
 

休宁 55
 55

 311
 55

 55
 55

 55
 

黟县 44
 44

 44
 44 44

 44
 44 

婺源 22 22
 22

 22
 — 22

 22 
分布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客赣方言，崇船禅母有读清擦音的现象。

以广东梅县、广西陆川、福建长汀、江西赣县（以上客家话）和湖南茶陵、江西余干（赣语）

为例（李如龙、张双庆 1992）。 

梅县 愁崇11
｜船船11

｜纯禅11
｜仇禅11

｜常尝禅11
｜成禅11

 

陆川 愁崇13｜船船13
｜纯禅13

｜仇禅13
｜常尝禅13

｜成禅13
 

长汀 船船24｜仇禅42
｜纯禅24

｜床崇24
｜常尝禅24

｜成禅24
 

赣县 船船211｜仇禅31
｜纯禅211

｜常尝禅211｜成禅211 
茶陵 船船424｜仇禅53

｜纯禅424｜常尝禅424 
余干 船船14

｜仇禅213
｜尝禅14

｜成禅14
 

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粤语中，崇船禅母有读作清擦音的现象。“愁岑唇船乘

丞仇蝉晨纯成城诚常偿醇臣”等崇船禅母字在粤语中普遍读清擦音声母，以广州、香港、澳

门（詹伯慧、张日昇 1987）、南宁（谢建猷 2007）为例。 

 愁崇 岑崇 乘船 唇船 船船 仇禅 蝉禅 成禅 承禅 尝禅 纯禅 

广州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香港 21
 21

 21
 21

 n
21

 21
 21

 21
 21

 21
 21

 

澳门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南宁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52

 21
 

除上文提到的广大官话中，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主要集中在崇母止摄开口三等仄声

字，例如北京话的“柿士仕俟事”。此外，据钱曾怡（2010），官话区 42 个小片的代表点中，

也有其他崇船禅母字零星读作清擦音的现象（上标数字为调类），摘录如下。镯崇：岚县6；

蝉禅：徐州 2｜张掖 2｜吉木萨尔 2；船船：天水1｜运城1；乘船：荔浦2｜红

安2/2；辰禅：牟平2/2｜西安 2｜大方2｜都江堰2｜武汉2｜荔浦2｜

南京2/2｜红安 2；纯禅：大方2｜都江堰2｜喜德 n
2｜昆明2｜武汉

2｜荔浦2｜南京2｜泰州2｜红安 2；常禅：红安2/2｜荔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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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擦音化的性质及过程 

由前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还是在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的方言中，

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这种擦音化现象的性质是什么，它是按

照怎样的方式演变的，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2.1 性质 

汉语长期以来保持“全清—次清—全浊”三分的声母格局，至少在《切韵》时代如此。

现今多数方言的古全浊声母虽然已经清化了，但在大部分吴语和部分湘语中仍然得到了较好

的保留。不过，“保留古全浊声母”是指古全浊声母作为一个整体音类而言的，并不意味着

古全浊声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发生任何变化。如杨时逢（1974）在描写溆浦的[    
]等浊音声母时，指出这些浊音声母“浊音很弱”或“不很太浊”，这是浊音在发音性质方

面的表现，不会对音类分合关系产生影响。而对于某些方言来说，浊音发生的某些变化会对

音类分合关系产生影响，以吴语上海话为例： 

並定群：赔223
｜洞223

｜共223
｜局23

 

从崇船澄：坐223
｜床223｜船223

｜茶223
 

奉邪匣禅：肥223｜谢223
｜黄223｜十23 

上海话的古全浊声母在保留浊音的同时发生了擦音化，即原属于古浊塞擦音声母的从崇

澄船母字今读浊擦音声母，与奉邪匣禅等古浊擦音声母合流了。这一项变化显然是在浊音清

化之前发生的。我们还可以结合全清、次清声母的读音，观察更多的例子： 

 上海 新化 涟源 淳安 屯溪 余干 清流 漳浦 横县 江华 

装全清 52 44 44 224 11
 33 33

 44
 55

 51
 

窗次清 52 44 44 224 11
 33

 33
 44

 55
 51

 

床全浊 223 13 13 445 42
 24

 11
 312

 25
 21

 

    上海、新化两地保留古全浊声母，“床”为浊擦音，“装、窗”为清塞擦音；其他方言古

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为清擦音，“装、窗”为清塞擦音，全浊与相应的全清、次清声母

分道扬镳，而跟擦音声母合流了。这反映擦音化是浊音清化之前的演变，否则不能解释为何

全清、次清声母不读清擦音。上海、新化两地正好可以代表其他方言浊擦音清化之前的阶段。 

2.2 过程 

对于浊塞擦音声母擦音化的过程，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在语音上是怎样变化的，一是

在词汇（字音）上是怎样变化的。王士元著、石锋等译（2000：7）提出，考察一种语音演

变怎样在单个人的词汇中进行会有四种逻辑上的可能性： 

（1）语音上突变，并且词汇上突变； 

（2）语音上突变，而在词汇上渐变 

（3）语音上渐变，而在词汇上突变 

（4）语音上渐变，并且词汇上渐变 

词汇扩散理论强调的是第（2）种演变过程，即语音上突变，词汇上渐变。在词汇扩散

理论看来，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逐渐的、

连续的，即开始的时候只在某些词中有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在少数词中发生的变

化逐渐扩散到所有有关的其他词（徐通锵 2001：278）。徐通锵（2001：281—285）进一步

把词汇扩散理论提出的音变叫离散式音变，并指出，离散式音变演变的单位既不是语素（词），

也不是音位，而是词中的一个音类。 

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演变，从语音上来看，是指[ ]等浊塞擦音声母演变为[ 
 ]等浊擦音声母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在语音上具有继承性，即以连续式音变的方式进行。

首先，[]与[  ]具有发音部位上的相关性，前者与后者相比只是多出了闭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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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闭塞成分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时，语音上就会向相邻的擦音成分靠拢。此外，[]到
[  ]的演变是一种弱化音变，即浊音声母朝着响度更大，受阻更小的方向进行（Lyle 

Campbell2008：44）。这种弱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可以经过许多阶段，

但发音人可能一时感觉不到。如杨时逢（1974）就指出溆浦的浊音声母“浊度很弱”；《湖南

省志·方言志》（2001：281）描写新化方言音系时就指出：浊塞擦音[]发音时，

塞音成分不十分明显，与同组的浊擦音差异不大。但新化方言音系仍然分出浊塞擦音

[]和浊擦音[  ]两套声母，说明二者虽然比较接近，但仍不至于合流，只是一

种进行中的变化。事实上，通过语音在空间上的分布，某些连续式音变是可以还原的，例如

益沅小片湘语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边音声母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夏俐萍 2012）。 

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从字音上的变化来说，是一种典型的离散式音变。这种音

变的特点在于，符合某一条件的读音，并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出现在所有的字音当中，而是以

音类替换的方式进行的。离散式音变的过程显得很乱，只有在变化前的阶段和变化后的阶段，

其语音状态是整齐的、有规律的（徐通锵 2001：291）。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过程极其漫

长，对于某个具体方言，可能无法看到其擦音化的具体过程，但是如果将共时平面上的材料

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擦音化是一个离散的、持续的过程。擦音化总是先出现于一部分字音当

中，再出现于另一部分字音当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最后将完成整个擦音化的过程。 

下面将浊塞擦音声母擦音化的过程分为部分擦音化和全部擦音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2.2.1 部分擦音化 

部分擦音化有两种情况：一是跟不同古全浊声母的演变速度有关。如有些方言群、澄母

字的擦音化过程比较缓慢，其他浊塞擦音声母已经完成擦音化了，但群、澄母字的擦音化还

没有开始，大部分吴语属于这种情况。二是跟同一古全浊声母内部演变的不一致性有关。来

自同一古浊塞擦音声母的字，有的先变化，有的后变化，也会造成擦音化过程的不一致。如

湘语新化、冷水江方言中属于同一古全浊声母的字，一部分读浊塞擦音，一部分读浊擦音，

有的字还有浊塞擦音和浊擦音两读。以新化方言为例，群母：近21
｜权13～13｜

件21；澄母：撞33
｜茶13

；崇母：柴13｜床13～13｜锄13
。 

钱乃荣（1992：435）在谈论“六十年来吴语语音的演变”时，第（12）条“澄床禅日

从邪母部分字（如：陈传茶残墙）＞”下，有如下说明： 

赵书中 已呈词汇扩散状态，现有 两母的地方，都有一些老派读的字新派读

或两读，以吴江城内（松陵）、盛泽、黎里、双林为著。如双林‘茶宅查残直传’老派都读

，新派多数人读/少。嘉兴赵记有 两母，现老、中、新派都只有母，上海在 19

世纪中叶还有母（J.Edkins1853 年记），现老、中、新派也都仅有母。那些母向母合

并较显著的地区都是接近无母的地区。 

可见，吴语的浊塞擦音声母读[ ]很早以前就表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和[]在
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即使到了今天，除了宣州片外，大部分吴语的浊塞擦音声母仍然没

全部完成擦音化。由于部分擦音化并没有使浊擦音声母完全替代浊塞擦音声母，因此，不会

对音系中的音位格局产生实质影响。如吴语金坛方言有 9个辅音音位，它们与古全浊声母有

着如下的对应关系： 

         
並 定 群 澄禅 澄群 从崇船禅 邪 奉 匣 

金坛方言的从崇船禅部分母发生擦音化音变，但是由于澄群禅部分没有发生擦音化音变，

仍然保留浊塞擦音的读音。因此，金坛方言只是在古全浊声母的内部读音上发生了变化，并

没有对音系格局以及音位的数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方言中仍然保留古全浊声母的“浊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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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塞擦音—浊擦音”发音方法的三类格局。 

2.2.2 全部擦音化 

扩散式音变一开始是不规则的，逐渐会变得越来越规则（王士元、石锋等译 2001：10）。

可以设想，如果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汉语方言中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过程会一直持续下

去，直到所有的浊塞擦音都变为浊擦音为止，在表面上形成整齐一致的情况，最后形成无条

件的“浊塞擦音＞浊擦音”的规则性演变。在吴语宣州片的部分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浊塞

擦音声母完成擦音化的情况。 

在宣州片吴语的宣州裘公方言音系中，浊塞擦音声母今读全部擦音化，与该方言中原有

的浊擦音声母合流（蒋冰冰 2003）。该方言浊音音位与对应的古全浊声母关系如下： 

     
並奉 定 澄从崇船邪禅 群从邪匣 匣 

可见，虽然宣州裘公音系中保留了古全浊声母，但相比中古时期古全浊声母的“浊塞音

—浊塞擦音—浊擦音”的分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古浊塞擦音声母而言，它们已经

完成擦音化过程，跟方言中的浊擦音声母完全合流了。古浊塞擦音声母完成擦音化过程之后，

会对方言中的音位系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宣州裘公方言来说，擦音化后，音位系统变

得更加简化，音系中缺少了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两种音位。 

浊塞擦音声母完成擦音化过程的方言并不是很多，除了宣州片吴语外，湘南地区的东安、

冷水滩、永州、双牌等地，古浊塞擦音声母与古浊擦音声母合流为浊擦音，完成了擦音化的

过程（曾献飞 2004）。 

 

三  浊音清化与擦音化的竞争性演变 

词汇扩散理论提出，不同的竞争性演变在时间上交叉发生，则会产生真正的残留（王士

元著，石锋等译 2001：2）。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是一种离散式音变，这种过程持续的时

间是很长的（例如崇母逢止开三读擦音声母远在十四世纪以前就完成了（王力 1980））。如

果没有其他音变力量的干扰，汉语方言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方

言中所有的浊塞擦音声母全部变为浊擦音声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

汉语方言中只有宣州片吴语以及湘南地区的部分方言擦音化较为彻底，其他绝大多数方言的

擦音化过程并没有完成。造成擦音化过程没有完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古全浊声母尚未清

化的吴湘语中，擦音化演变正在进行之中，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预计擦音化过程将会持续

下去；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一项更为重要的音变——浊音清化，中断了大部

分方言擦音化的过程。 

浊音清化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语音演变，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浊音清

化。对于具体方言来说，浊音清化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同方言总是按照不同的声类、

调类或韵类进行清化（曹志耘 2002：25；夏俐萍 2009）。对于同时经历擦音化和浊音清化的

古浊塞擦音声母而言，逻辑上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 

（1）先清化，再擦音化。 

（2）擦音化已经完成，清化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 

（3）擦音化和清化均在进行之中。 

（4）擦音化没有完成，清化已经完成， 

第（1）种情况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因为古浊塞擦音声母如果先清化，它就会跟全清、

次清声母合流，此时发生擦音化，从语音性质上来说也属于清音的擦音化了。下面结合汉语

方言的情况来讨论（2）—（4）种。 

3.1 擦音化已经完成，清化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 



 10 

这种类型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和清化在时间上属于连续（互补）关系，即擦音化完

成以后，清化才开始进行，两者之间不会产生竞争。这种类型有两种情况： 

一是擦音化和清化均已完成，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一律为清擦音。例如湘语涟源蓝田（城

关）方言中，除“並定”两母均读塞音外，其他古全浊声母舒声字绝大多数读清擦音，就连

多数方言都读塞音或塞擦音的“从澄崇群”母也读擦音（陈晖 2006：60）。湘粤桂交界处的

土话如富川、钟山、江华、贺州等地，古浊塞擦音声母今读一律为清擦音，均经历了先擦音

化，再清化的过程。 

二是擦音化已经完成，清化正在发生。擦音化完成后，方言中的古浊塞擦音声母读作浊

擦音声母，但随之而来的浊音清化使浊擦音清化为清擦音。在宣州片吴语中，擦音化过程已

经完成，但受到浊音清化的影响，浊擦音出现部分清化现象。如贵池灌口、芜湖湾址、泾县茂

林、石台七都等地的古浊塞擦音声母大多读为带有同部位送气成分的浊擦音。与此同时，一部

分浊擦音已经完全清化。例如石台七都（蒋冰冰 2003）：赵澄｜绸澄｜琴群｜贱从。 

3.2 擦音化和清化均在进行之中 

这种类型的擦音化和清化属于交叉性演变，它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竞争，这是两项离散

式音变正面交锋的结果。擦音化正在进行表明古浊塞擦音声母一部分读浊塞擦音，一部分读

浊擦音；而清化正在进行表明古浊塞擦音声母一部分读清音，一部分读浊音。最后古浊塞擦

音声母会得到四种不同的读音：浊塞擦音、浊擦音、清塞擦音、清擦音。在古全浊声母保留

浊音的方言中，如果擦音化过程没有完成，而浊音清化随之而来，会造成擦音化过程的中断，

读音呈现复杂的局面。湘语新化方言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湘语新化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一部分读浊塞擦音，一部分读浊擦音，表明其擦音化过程

正在进行之中，但由于受到自身音系以及周围方言浊音清化的影响，新化方言的古浊塞擦音

声母也朝相同部位发生清化。这样该方言的古浊塞擦音声母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读音，有的字

音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读音： 

浊塞擦音：撞澄33｜权群13｜柴崇13
｜床崇13｜船船13 

清塞擦音：虫澄13
｜传澄13｜长澄13｜锤澄13

｜柱澄21
 

浊擦音：茶澄13
｜柱澄21

｜锄崇13
｜愁崇13

｜床崇13｜船船13｜城禅13
 

清擦音：柿崇 45｜顺船45
｜舌船45

｜树禅45
｜十禅 45 

擦音化和浊音清化在新化方言中处于进行状态，但这种状态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总有

结束的一天。可以预料的是，现有的浊塞擦音声母会继续完成一部分擦音化，不过来自浊音

清化的竞争也会阻止擦音化的进程。浊音清化的持续发生，会使新化方言的浊音声母变为相

应部位的清音声母，至到全部清化为止。到时新化方言古浊塞擦音声母的读音将只有两类：

清塞擦音和清擦音。清擦音将会成为擦音化与浊音清化竞争的残留，也就是下文 3.3 讨论的

情况。 

3.3 擦音化没有完成，清化已经完成 

擦音化没有完成，清化已经完成是对于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的方言而言的。这些方言擦

音化和清化也许都经历了像 3.2那样的过程，只不过清化最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中断

了擦音化的进程。 

“中断的变化是离散式音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徐通锵 1991：292）。古浊塞

擦音声母演变的进程中，清化是造成擦音化这种离散式音变出现中断的主要原因。其直接后

果便是在方言中形成了“真正的残留”或者“不规则现象”，在语音上会出现清塞擦音和清

擦音两种读音。 

清化中断擦音化过程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对于某些方言来说，清化中断擦音

化的过程是规则的，即一部分古浊塞擦音声母完成擦音化过程后，清化才开始进行，另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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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古浊塞擦音声母来不及擦音化便清化为清塞擦音。这种中断对于单个古全浊声母的读音而

言，仍然是规则的。如吴语庆元方言的从崇船禅四母先演变为浊擦音声母，浊音清化后，从

崇船禅母今读清擦音：财从52｜柴崇52
｜状崇31｜船船52；没有发生擦音化的群澄母今

读清塞擦音：桥群53
｜茄群53

｜茶澄53
｜直澄34

。 

在多数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的方言中，清化对于擦音化的中断是不规则的。即同一古浊

塞擦音声母部分读清擦音，部分读清塞擦音，没有明显的规则可言。闽粤客赣及北方方言多

数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方言的崇船禅母字今读是不规则的，一部分读清塞擦音，一部分读清

擦音。例如梅县客家话：锄崇11｜仇禅11
｜植禅5‖豺崇11｜巢崇11

｜蝉禅11
｜

纯禅2
｜船船11

｜唇船11
。其中，读清擦音的字表明已经完成擦音化过程，读清塞擦音

的字是没来得及擦音化就被清化中断的结果。北京话崇母字逢止摄开口三等的“柿士仕俟事”

读清擦音，应该也是崇母字在擦音化与清化两种演变竞争中的残留。 

 

余论  擦音化的不平衡性 

擦音化是古全浊声母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以古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最为突

出。擦音化和古全浊声母清化一样，在汉语方言中的演变极不平衡，但表现却刚好相反。浊

音清化得越早的地方，擦音化现象就越不突出，残留现象就越少。也就是说，越往南方，擦

音化现象就越明显。因为北方方言中，大致在《中原音韵》时代，浊音系统已经清化，而南

方方言中直到明代中叶以前的韵书、韵图大都保留全浊音，如《洪武正韵》（1375）、《韵学

集成》（1481）等等（转引自李新魁 1991）。直到今天，大部分吴语、部分湘语的古全浊声

母仍然保留浊音的读法。 

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是浊音声母内部的一种离散式音变，这种音变的时间越长，就越

有可能完成擦音化过程，在表面上形成整齐的语音演变，如吴语宣州片，湘南部分方言已经

完成了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音变，吴、湘语其他方言也仍然在持续进行着自身的擦音化运

动。反之，如果擦音化刚开始就遭到浊音清化的竞争，擦音化过程便会中止，在方言中形成

语音演变的残留。如多数北方方言及客闽粤赣方言的擦音化只涉及到崇船禅母字，从澄群母

字一般还没有开始擦音化便开始了浊音清化。这些方言中，有的崇船禅母已经完成擦音化，

浊音清化后崇船禅母基本上读清擦音，其他古浊塞擦音声母读清塞擦音；有的崇船禅母的擦

音化尚未完成，浊音清化后崇船禅母部分字读清擦音，部分读清塞擦音。 

 

附注：① 群母合口三等字如“葵共柜狂”在多数方言中没有腭化，多读作舌根塞音声母，但也有一部分方

言读作浊擦音声母[]。[]应该是由浊塞音[]或[]演变而来的，不算作“浊塞擦音声母的擦音化”现象。

故文章所举的群母字多为群母开口三等字。 

② 造成擦音化中断的“浊音清化”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权威方言浊音清化的影响，二是自身方言系统的

浊音清化的演变。这里只讨论“浊音清化”对擦音化过程的影响，不讨论浊音清化的来源问题。 

③ 湘语古浊塞擦音声母入声字很少发生擦音化，是因为湘语的浊入字清化时间早于舒声字，古浊塞擦音声

母入声字来不及擦音化便清化为清塞擦音声母了。对于湘语浊声母入声字清化早于浊声母舒声字，陈晖

（2006）有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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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piraniz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Affricatives  

——The Competing change between Spiaranizaiton and Devoicing 

 

Abstract  The spiranization of affricatives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at the Middle Chinese 

affricates change into the same or similar parts fricativ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ric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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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ed from affricatives-------voiced fricatives and voiceless fricatives, the latter are devoiced 

from the former. The spiranization of affricatives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evolution,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d that the spiranization of affricatives is a diffusion change which both the lexicon and 

phones change successively. The competing change between spiranization and devoic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ution of the residue of affricatives evolvement. 

Key words  Voiced affricative, fricative, spiranization, devo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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